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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不久前，浙大二院人体器官协调员严磊收到了一封

特殊的请柬。新娘是器官捐献者刘先生的女儿，她不光

发来婚礼邀请，还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特地把婚礼放在父亲节，想完成爸爸的遗愿，

到时候你可以拍一些视频给那些接受我爸爸器官移植

的人看吗？感觉他们看见了，就像爸爸看到了一样。

这也是我和妈妈的心愿。”

严磊告诉钱江晚报记者，2018 年，刘先生脑死亡

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忍痛签下同意书，捐出他的2个肾

脏和 1 对眼角膜，挽救了 2 位肾衰患者的生命，让 2 位

失明患者重获光明。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我们不能让供体家属

和受体见面。但我可以拍一些不出现新郎新娘正脸的

照片和视频发给受捐者看，让小刘的父亲用这种方式

见证女儿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两年前，刘爸爸捐献角膜，送出光明，如今女儿即将出嫁，她的心愿是——

让爸爸借别人的眼
看到我穿婚纱的幸福模样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方序 王意菁

处理完后事，失去亲人的悲伤才渐渐浮现

出来。

“亲人离开最难过的不是他离开的那一刻，

而是在后面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可能看到某个

场景，或者看到某个物品，就会想到原来这个人

已经不在了。”小刘说。

她从小爱吃糖水板栗，宠爱女儿的父亲经

常剥好一大袋，冷冻在冰箱里，方便随时给她

煮。现在，冰箱里还冻着父亲生前剥的板栗，她

偶尔才吃几颗，“不敢多吃，吃完了，好像爸爸和

我们的联系就断了。”

王阿姨至今还在用丈夫单位之前发的透明

皂洗衣服，以前嫌弃这些透明皂占地方，现在却

希望不要那么快用完，“看着透明皂被水化了一

点点缩小，我就会出神想他。”

那段痛苦的日子里，小刘的同事小李闯进

了母女俩的生活。出事当天，他就扔下手上所

有事情赶到医院，问了一句，“阿姨，我能在这里

陪陪你们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几乎每天

都来，陪了她们整整三个月。

小刘说，“在爸爸离开的两年多时间里，我

很感谢他对我和妈妈的陪伴，让我能够在这两

年多的时间里，慢慢地跟爸爸去真正完成那个

告别。”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种默默的陪

伴中升温。

这个暖心的小伙子，刘先生在生前就见过，

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来家里做客的普通男同事。

王阿姨记得，有次家里正好要挂一幅画，丈

夫够不太着，小李赶紧上前帮忙，接下来发生的

一幕让她哭笑不得。

只见 170 公分身高的刘先生抬起头看着

183 公分高个的小李，他笑着反问：“你有比我

高很多嘛？”小李赶紧搭腔，“您高，您高。”

其实，这是刘先生看出来小李对女儿有意思，故

意试探他呢。客人走了之后，他把女儿拉到一边，对

小伙子赞不绝口，“他不错，很靠谱，你考虑考虑！”

王阿姨说，年纪大了之后，丈夫就盼着女儿

快结婚，他好抱外孙外孙女，比她还心急，“我们

在小区里看到小孩，他都要上去逗一逗、玩一

玩，眼神里都是羡慕。”

小刘知道，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

她出嫁，而她也遗憾父亲无法亲眼见证自己穿

上婚纱的样子。所以，她特地把婚礼选在父亲

节，并邀请器官协调员严磊一起完成一家人共

同的心愿。

婚期将至，严磊已经帮她们联系上了器官

受捐者，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都送上了祝

福。宋先生当年接受了刘先生捐赠的眼角膜。

他的眼睛在工作中被石灰烧伤后失明，接受眼

角膜捐赠后才恢复视力，他特地手写了一封信，

请严磊转交给小刘母女。（见图）

“当我得知角膜捐献者刘大哥的女儿将会

在近期举办婚礼，并且有机会看到现场的录像，

我会替他见证女儿最重要幸福的时刻。我感到

十分激动，在这里我衷心祝愿刘大哥的女儿在

人生的新阶段，开启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

（除人体器官协调员严磊，其他受访者均为

化名）

嫁给父亲认证的“靠谱”小伙子
让父亲“看见”自己穿婚纱的样子

小刘和妈妈王阿姨一起住在杭州拱墅的一

个小区。

昨日，钱报记者来到她们家。客厅里放满

了新拍的婚纱照和两家人的全家福，唯独少了

父亲的身影。

这套房子是刘先生和妻子退休后来杭购置

的，考虑到年龄大了，他们特地选了低楼层，每

天爬楼梯上下楼，就当锻炼身体。但没想到入

住才一年多，刘先生就在下楼梯时发生了意外。

“谁都没想到他才62岁就突然走了。”时隔

2年多，王阿姨的语气里仍充满了不舍。

那天，夫妻俩原本准备一起出门办事，刘先

生先下了楼梯，不小心在转弯处重重摔了一

跤。王阿姨闻声赶去，发现他的手和嘴角有些

擦破，其他看不出什么异常，他自己也连说“没

事没事”，只是不能出门了。

“我把他扶起来送回家，让他在沙发上休息

一下，看他眯着眼睛睡着了，就自己出门办事

了。等我回到家，才发现叫不醒他，赶紧打电话

给女儿，开车送到了浙二。”

浙大二院急诊的医生一看就说不大好，CT

拍出来，“脑子里面跟碎了的西瓜一样”，医生说

手术的意义不大。

但母女俩不愿意放弃，在她们

的坚持下，刘先生做了 6

个多小时的开颅手术，术

后进了重症监护室，一直

没有醒过来，随后被认定

为“脑死亡”。

昏迷的第9天，严磊找到她们，提出了器官

捐献的建议。

“以前只是听说过，了解得不全面。严老师

有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救活了别人，相当于爸爸

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小

刘说。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王阿姨一开始是反对

的。一个完整的人，怎么能把他“拆”掉呢？同

时，她还面临来自老家亲人的压力，以及自己内

心深深的不舍。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丈夫一

辈子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他应该很乐意在生命

的最后一程帮助那些病危的病人吧？

最后，王阿姨选择把决定权“交给”丈夫自

己。器官捐献前要进行严格的检查，检查前，她

在丈夫床头轻轻说，“如果你愿意，那就把器官

保护好，让它们可以帮到其他人。”

检查的结果是两个肾脏和一对眼角膜符合

捐献条件，王阿姨认为这是丈夫的一种“默认”，

终于在捐献同意书上签了字。

小刘说，完成捐赠流程后，她们还没什么感

觉。直到火化那天，看到遗体被推进火化炉的

那一刻，她们才庆幸做了这个决定，“推进去一

刹那，人就灰飞烟灭，不存在了。但他身体的一

部分保留了下来，还帮助了别人，就好像他没有

走，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后来，小刘自己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完成了捐献志愿的登记。

遗体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
她们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接受刘先生捐

赠的角膜后，宋

先生重见光明，

写来了感谢信。


